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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中旬的翟庄村，笼罩在土
黄色的雾霾中，空中飘着从不远处洗
煤厂散出来的黑粉。

在东村口的水泥路上，王健曾经
喜欢开着他父亲那辆摩托出去转，有
时也会站在别人家门前的水泥路上
大笑、骂人。而现在，这笑声、骂声连
同这个几乎是村里唯一的年轻人一
起消失了。

村委会的门也一直锁着。村民
说，他们的村长、书记，都住到镇上去
了，在那里做生意。几次拨打村民告
知的村长电话，均是无人接听。

据旁村的一位村干部说，村里不
会强制管理这些精神病患者，除非对
方开始危害公共安全。“这种事情，农
村太多了。”这位村干部摇摇头说。

“俺村以前也有一个‘神经头’，
但后来他自己跑没了，一两年看不见
人，家里也没人找，就那样没了。”李
艳芳说，“要是健健自己跑丢了，对他
家可能也是种解脱。”

“自己消失了”——这似乎是村
子里那些的“神经头”，让亲人们回归
正常生活的最“仁义”的方式。

据宝丰县精神病院杨院长说，目
前宝丰县共有重症精神病患者 2000
多名。他也曾遇到过村干部和家人
直接把患者“赖到”精神病院，然后不
管不问的情况。迫于无奈，医院曾向
政府申请应急救治基金，但至今也没
有批复下来。

在翟庄村所在的前营乡卫生院
中，冷清地散坐着几个医生。关于乡
里精神病方面的治疗，一位医生介绍
说，病人可以凭“慢性病就诊证”以及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得到国家对
于门诊和住院费70%至90％的报销。

从王健就诊的宝丰县精神病院
医生介绍的情况来看，王健确实得到
了这两方面的补助。但在县精神病
院7月份已经开始实施的一项“贫困
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项目，乡卫生
院却并不知道，这也意味着乡卫生院
下面的村卫生室以及王健一家也难
以知晓。而据宝丰县精神病院医生
介绍，这个精神康复公益项目可以每
年补助精神病患者住院费4000元。

“人都死了，讲这些还有啥用？”
一位上了年纪的村妇说。在翟庄村，
很难见到除老人、孩子，以及妇女之
外的人，年轻人和中年男人都外出打
工，大多去了北京、苏州、广东等地
方。村里老人在谈起这位消失的“神
经头”和他的父亲时，也常常是讳莫
如深，表示“这不是啥光彩的事”、“不
好说”。

事情发生后，李素英也没敢把实
情告诉小儿子王亮，她害怕学校里看
不起他，让他再受到刺激。如果小儿
子问起来，她打算回答说：爸爸去打
工了，哥哥住院了。

李艳芳能感觉得到，现在身边亲
戚，包括姐姐都在恨姐夫，怨他“怎么
下得去这个手？”她也常常处在两种
矛盾中，一方面想这些人都站在自己
的立场上想，不考虑他家里曾经发生
了多少事。另一方面，她也会埋怨王
军，“他不想想，以后我姐一个人怎么
过，家里面欠着钱，大儿子死了，丈夫
也生死未卜……”她把头扭向门外，
现在白天她家的大门很少上锁了。

儿子下葬第三天，李素英便去了
汝州。在截稿前的一次电话采访中，
她说：“我在饭店打工，我要挣钱，养
活我的小儿子。”她的声音脆弱而苍
老。

在翟庄村，王家的大门始终紧锁
着。门前那簇正在盛开的红花和对
面大片的青麦芽，是父亲王军门前仅
剩的生机。

（据北京青年报）

90后乡村精神病人之死
家庭陷入治疗困境 父亲最终选择杀死患病儿子

“自己消失了”——这似乎是村子里的那些“神经头”，让亲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最“仁义”的方式。
河南省平顶山宝丰县翟庄村，当地人管患精神病的人叫“神经头”。10月3日晚，这个村子里一个22岁的“神经头”彻底消失了。10月4日警

方发现时，他已死于10公里外的一处机井内。在案件告破前的20余天里，村中甚至没有人注意到，那个患病十几年，常在村中水泥路上大笑、骂
人的“神经头”不见了。没有人想要见到他，包括他的父亲。

10月27日，其父王军于家中被捕。警方在通告中将王军的杀子动机描述为：因被害人有精神病史，其行为经常对家人构成生命威胁。王军
对杀害儿子的行径供认不讳。而在村民和亲戚的印象中，王军却是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老实人”。他曾带儿子看病，却因为无法承担的治疗费用
而放弃治疗；在去打工的路上，病情复发的儿子砸折了他的肋骨；当发病的儿子拿着菜刀威胁他和妻子时，他开始担心，迟早有一天他会控制不住
儿子手中的那把刀。父亲王军发现，他已经无力拯救他那正在失控的儿子和家庭。

10月 3日傍晚，翟庄村东村
口的大片麦田已完全淹没在黑夜
中。离东村口不远，王军和他那
患有精神病的儿子住在一个刷着
暗红色油漆大门的院子里。晚上
7点左右，王军推开那扇门，启动
了停在家门口的摩托车。王军跟
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王健说，
要载他去“看病”。

实际上，王军已经有半年没
有带儿子看过病了。而这半年却
是王健犯病最厉害的时候。

沿着王家门口的水泥地向西
大概六七间房的距离，是王健姨
妈李艳芳的家。每当邻居听见王
健在家里“闹得厉害”时，就会跑
来叫她去看看。

“健健拿着菜刀追着俺姐砍，
他俩在院子里转。”李艳芳神情紧

张地压低了声音，就像王健还在
她眼前一样，“还有一次，我跑到
他家时，看见俺姐的小儿子正跪
在地上向他大哥求情，说：哥，哥，
不要砍咱妈了。但健健说，非要
俺姐也给他跪下才行，结果俺姐
就给跪了，他才把刀放下。”

最近这半年中，李艳芳曾 3
次看见外甥拿刀威胁姐姐和姐
夫。今年 22 岁的王健，正值壮
年，她拦不下。

2015年春节后，王健拿大石
头砸断了正要出去打工的王军的
肋骨。王军蹲在路边捂着肋骨，
不敢动，甚至有人看见他“噙出泪
来”。春节前，王健曾因病情严重
入院治疗，本就欠债的王家，又花
出去了“一大笔钱”。而王健这一
打，不仅叫王军失去了一次出去

赚钱的机会，也让这家里唯一的
“壮劳力”，又添了一处伤。

十年前，王军就曾在做工的
煤窑上出过事，废了左肩膀。窑
上给了几千块钱了事，但他一天
七八十块钱的工资也随之消失。
之后，他只能去县城里找点轻活，
有时跟着装修队打杂，一个月挣
一千多块钱。而那时也是王健开
始发病的时候。“情绪暴躁、骂
人”，一开始，王军并没有想到儿
子会发展到拿刀砍人的程度，也
曾带他看病、拿药吃。

在离翟庄村大约 30 公里的
宝丰县精神病院里，医生查到了
有关王健的两次住院记录，一次
是2014年7月20日到11月4日，
另一次是 2014 年 11 月 4 日到
2015年 2月 9日。连续两个疗程

的住院治疗，是因为王健的精神
分裂症已发展为重度。

2015年春节前，王健病情稳
定，出院。6个月的治疗，免去国
家报销的医药费和住院费，王家
大约支付了五六千元。这笔钱，
让王军不想再送儿子去医院。

今年 3、4 月份，李素英去医
院给儿子拿药时曾和当时应诊的
医生说，儿子病又厉害了，在家里
拿刀威胁她，说是要杀了她。医
生建议她，让病情复发的王健继
续入院治疗，但李素英并没有将
儿子送到医院去。

不久后，这位医生又接到王
军的电话，“他大概的意思就是
说：国家有啥好政策吗？那孩子
俺不想管了，您那儿管吧，俺不要
他了。”

王健坐上了父亲的摩托，可
车子并没有朝着宝丰县精神病院
开去，而是驶向了完全相反的方
向。但没有人想到王军会做出

“那种事”。
在李艳芳的印象中，姐夫王

军是个连鸡都不敢杀的人，“老实
得很”。有时候，姐姐李素英横他
几句，他都是笑呵呵地不吭气。

在李艳芳看来，姐夫王军甚
至老实得有点“蠢”。她记得姐姐
家曾因为盖房子挡着别人的庄
稼，对方家里三四个人跑到王家
来打，结果王军和李素英被打在
地上，不敢动，也不敢还手。后来
事情经过派出所的调解，让王家

分出 2亩地给对方，事情才平息
下来。而王家这片地一共才五六
亩。“对方家里找人了，我姐夫他
家没人。”李艳芳说。

两三个月前，她见王军开着
三轮车拉着玉米秆去卖钱，王健
跟在后面。刚走没多远，王军没
掌握好平衡，连人带车栽到路边
沟里了。“健健就冲他爸喊：你想
死啊！这是我的车，你再试试把
车给我翻了？你看我砸不砸死
你！”李艳芳回忆当时的情景比划
着说，“健健就在那边指挥我姐
夫，要他这样开，那样开，手里拿
着石头在后面吓唬。”

面对“神经头”儿子，王军一

向的方式是“忍着”。
李素英近来曾听王健跟她

说，要拿刀去砍邻居，原因是他嫌
对方“老是瞪他”。李素英劝他

“可不敢这样做”，王健却反问说：
“什么？你说俺不敢？！”她把心里
的不安告诉了妹妹李艳芳，担心
她大儿子哄不住了。

但为了多挣点钱，李素英开
始出去打工。只有小儿子王亮放
假回家时李素英会回去一段时
间，因为“不放心他和他大哥在一
块儿”。李素英曾亲眼目睹，王健
死死地掐着王亮的脖子，要不是
她及时掰开，她小儿子可能就断
气了。

事发前，在无工可打，也没钱
给儿子看病的日子里，王军就和
他那患有重度精神分裂症的儿子
待在家里。而随着王健病情的复
发和加剧，王军心里也开始发毛。

他曾跟妻子说：你要是不在
家，俺自己在家有点怕，健健病犯
了，拿刀砍我，我真怕他把我砍
死，你回家吧，咱俩在一块还不老
害怕的。但迫于生计，妻子并没
有回来。

2015年 10月 3日晚上，王军
下决心，“不要他了”。他开着摩
托车带着王健，朝着临近的汝州
方向开去。那是他和大儿子最后
的一段独处时光。

大约开了20公里后，王军把
车停在汝州小屯镇鲁辛庄村北一
处农田的机井旁。据汝州市警方
描述，在这个机井旁，王军诓骗王
健服用农药后，将他推至井中，并
用石头、水泥块砸击落井的王健，
致使其死亡。

事发后，王军一个人在家里，
闷了 23 天。李艳芳曾几次到王
家去，但发现姐姐出去打工了，只
有姐夫一个人在家。她有时也见
王军扫扫院子，或者去门口镐点
菜带回家做饭。“那会儿见他精神

不好，老是耷拉着头瞌睡，村里都
不去。”李艳芳说，“但是没往那头
想。”虽然那段时间都没有看到王
健，但她并没觉得不对劲，也没问
王军。这期间，李素英也回来过，
她曾问王军大儿子哪儿去了，得
到的回答是：“送医院了，看去
了。”再问下去，王军开始不耐烦：

“你还问那些干啥呢？不要问。”
10月27日上午，公安局来抓

人时，李素英还在旁村打工，李艳
芳正在镇上的理发店做头发。只
有村民围到警车旁，看着披着土

黄色夹克的王军低着头被押进警
车里。“当时不知道为啥抓他。”住
在王家西边的村民说，“都是后来
才传过来，才知道他把自己的儿
子给害了。”

李艳芳重复着姐姐知道这件
事情后不断念叨的话：“艳芳，艳
芳，健健死了，健健死了……”她
到现在还不相信，姐夫真的做了
那样的事情。“健健骂俺打俺，拿
刀砍俺姐的时候，俺也想过：要是
他在外面被车撞死了，这一家也
就安安生生的了，实在是没办

法。但真听到他死了，心里还是
受不了。你说俺姐以后咋过啊？”
李艳芳别过头去。

在翟庄村的东头，一直立着
一个建了很多年，但是始终没有
粉刷的房子。这是王军和李素英
十一二年前向别人借钱帮王健盖
的。但房子刚刚起来，王健的病
就开始厉害了，房子也就一直在
那儿荒着。

李艳芳还记得姐姐曾嘱咐她
说：可别说咱健健是“神经头”哦，
咱还得给他找媳妇呢。

不吭气的父亲

最后一次“看病”

父亲的决定

“安静”的村庄

王军家的大门始终紧锁着。


